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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李煜词的艺术特色


        李煜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之一，他“雅善属文，工书画，知音律”，是一位全面发展的文学艺术家。他著有文集30卷，杂说百篇，遗诗18首，词30余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词.

    李煜的词同他的人生道路、政治命运一样，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以王子和国主的身份、地位进行创作的时期。他前期词的创作，内容题材上也主要是描写和表现他在宫中的富贵享乐，宫廷爱情生活。如《玉楼春》“晚妆处了明肌雪”，《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等，是他前期词的代表作。后期则是李煜在国破家亡之后由座上皇沦为阶下囚的创作时期。这个时期尽管只有短暂的两三年时间，然而李煜却经历了巨大的生活变难，饱尝了丧家丧国，被俘囚的奇耻大辱和深切悲痛，对社会、人生和情感的体验和认识也得到了巨大扩展和丰富。因此李煜这个时期词的创作在内容题材上便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即由前期的表现宫廷享乐生活转向抒写王国的哀思惨痛。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乌夜啼》“无颜独上西楼”，《望江南》“多少泪”，《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等，都是他后期用血泪凝成的佳作绝唱。更难能可贵的是，李煜在后期词的创作中，还能在咀嚼和书写个人不幸痛苦的基础上升华到对宇宙人生的哲理体悟。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至深，遂变伶公之词为七大夫之词”，“后主之词，正所谓以血书者也”。当然，这里的感慨至深，“血书”是指李煜词的思想内容而言的。但是，大凡杰出的艺术作品，其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特别是象诗词这样的文学体裁。如果没有一定的艺术形式，单就思想内容而言是不会产生如此巨大而久远的影响和魅力的。可以这样说，李煜在我国词史上的成就，更多地决定于他的艺术成就，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李煜词的艺术成就及特色进行探讨。大致来说，李煜的词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感情真挚，直抒胸臆
        李煜词的突出特点是情真，其词都是由自己亲身感受出发，大胆抒写，无拘无束。作为一国之君，对与小周及宫女之间的情爱艳事，骄奢淫的宫廷生活，并不在乎皇帝的尊严，而是照实写出。作为阶下之囚，决不考虑君主的猜忌，而是直抒亡国之恨，故国之思。这无不显示其真诚直率的个性和丰富细腻的内心情感，不虚伪，不做作，悲喜皆出天性。
          在写情爱、淫侈方面，就拿《菩萨蛮》中写他与小周幽会来说吧，在“花明月黯”、“薄雾轻笼的深夜，一个女子提袜鞋，偷偷地去与情郎幽会，那“一向偎人颤”，“教郎恣意怜”的大胆抒写，其感情是真挚的、炽热的。同一词调的“蓬莱院闭天台女”，“铜簧韵脆锵寒竹”，虽手法稍异，但前首的“脸慢笑盈盈，相看无限情”与后首的“眼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写出的都是一片挚情。又如《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中对舞厅的豪华布置，通宵达旦在狂欢，宫女醉后的娇态，都毫无掩饰，并不给腐朽淫靡的帝王生活戴上种种堂皇的面具。至于写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囚虏之苦，人生之恨，则更是直抒胸臆，是从肺腑流出，是灵性纯真的表现。以《破阵子》为例：“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阙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于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垂泪对宫娥”。开头两句，概况南唐历史和疆域，咏叹故国山河壮美，三、四句是作者对往昔帝王生活的回想追忆，包含着对旧宫的留恋和眷恋，更与现实处境构成强烈比照，意在透露今日处境多么悲惨。“几曾识干戈？”是痛定思痛的自责。下片则是国破家亡，沦为臣虏的实景预测，身体消瘦，鬓发斑白，而城破国亡被迫离开祖宗创业之地、祭祀之地时，最令人悲伤的，并不是悲壮的政治、军事事件，而是教育坊的乐工演奏着别离歌，无限悔恨也不能向人表白，只能对宫娥垂泪作别！这是多么真实、坦率、具体、明朗的自白！再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上篇作者劈头怨问苍天：春花秋月，年年花开，岁岁月圆，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完了呢？转而向人发号“往事知多少？”回想昔日江南故国的豪侈生活，都消逝了，化为虚幻了。三、四句则完全是以失国之君的口吻，直抒亡国之恨，表现出后主任情放纵、无所顾忌的个性和他纯真而深挚的感情。下篇遥望南国，“雕栏玉砌”也许还在，只是曾在栏边砌下流连乐欢的有情之人，已不复当年神韵风采。最后，悲愤之情如冲出峡谷，奔向大海的滔滔江水，一发而不可收。人生之愁如一江春水，不舍昼夜，奔流不息，连绵不断。这首《虞美人》充满悲愤凄楚的感情色彩，其感情之深厚、强烈，真如滔滔江水，大有不顾一切之势。如此大胆的抒发亡国之恨，是史所罕见的。李煜词的这种纯真深挚感情的全心倾注，大概就是王国维说的出于“赤子之心”的“天真之词”吧，这个特色在《虞美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以致使李煜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二、语言自然，明净凝炼  境界阔大

    李煜词在语言方面较前人有所突破。他在词作中大量使用日常用语，语言生动晓畅，自然真率，言简意丰，而且感情浓郁深挚，发人深思，体现出传情、朴素、凝炼的特点。如《相见欢》中“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一句，语言浅近，平白如话，却一下子将读者带入孤寂凄凉的意境中，令人感同身受——月无语，人亦无语，何等凄清难耐啊！又如《一斛珠》（晓妆初过）写歌女“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葺，笑向檀郎唾”，全是口语，却生动刻画出歌妓娇态可掬、富有情趣的形象，也反映出词人心中的深情爱意和迷醉情态。

       李煜的词有相当复杂的生活内容，或离情，或艳事，或狂欢，或亡国之痛，或故国之思，也有各中各样的表达方式，然而他所运用的语言，也是单纯明净、精练准确的。如前面提到的“晓妆初过”、“红日已高三丈透”、“花明月黯笼轻雾”等首，写的都是宫廷的豪华与艳情生活，可是李煜却 摒弃了许多装饰、涂抹的写法。入宋以后，由于身份地位、思想感情的转变，表现手法也更加熟练，对于艺术语言的创造达到了更高地境地。如“人生悉恨何能免”、“多少泪”、“闲梦远”、“春花秋月何时了”、“帘外雨潺潺”等首，把许多不容易说出的内容竟脱口道出，随笔写成，虽直白朴素，却意境阔大，感慨极深，有强的感染力，从而成为李煜词的独创风格。

三、注重细节，生动传神
        李煜前期的词，或写自己的闲愁之情，或写宫女的内心世界，无不写得惟妙惟肖，体察入微，这主要是作者善于恰当地选择与刻画一些典范细节，如《菩萨蛮》：“花明月黯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这首词，写了花明月暗，薄雾迷漫，月光朦胧的深夜，一痴情女子与情郎偷偷相会，怕被别人发现，精灵的女主人公手提金缕鞋，只穿袜子，轻轻挪动脚步，唯恐发出声音，惊动别人。一见情郎，就“一向偎人颤”一“偎”一“颤”，将女主人公的大胆、急切而又炽热之情，内心的激动和急切相会的心态表现出来。再如他的《一斛珠》“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残殷色可，怀深旋被醪宛。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这首词写了主人公的活动——早上梳妆好了，注了些沉檀，向人微微地露出舌尖，张开小口唱了歌；喝了点酒，酒沾了罗袖污了口，喝多了就娇困地靠在绣床上，嚼嚼红绒，笔着向心爱的人吐出。作者把主人公的形貌、情态、声音、笑容乃至撒娇、唾绒的细微末节都活灵活现地在读者面前搬演着，加强了作品活跃的气氛，增加了感人的力量。当然，李煜入宋后，此法似不再用，而是摄取最能体现生活情景的物象，用高度概括的手法、凝练的语言来描摹物象，抒发情感了。
四、以景抒情，情景妙合
        李煜是抒情能手，他充分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诗歌情景相谐这一传统写法，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他无论写什么样的情，都有相应的景物与之相交融，构成一种统一的情调，和谐的色彩，特有的意境。红日三丈，金炉香兽，红绵地衣，佳人金衩，狂物醉酒，别殿萧鼓中显现的不正是宫廷之乐吗？那月黯花明，轻雾笼罩，画堂清宵，不正是男欢女爱的美好去处吗？那梦中花月春风之时的“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上苑之游，不正是故国之思吗？那花开花落，月东月西，杨柳春风，莺啼燕舞，秋风苦雨，静院空庭，魂游梦回，不正是真切而又凄苦的离愁别恨吗？就其具体方式而言，有由景及情者，如《乌夜啼》之“林花谢了春红”，《谢新恩》之“樱花落尽阶前月”；有由情及景者，如《望江南》之“多少恨”，《之夜歌》之“人生愁恨何能免”；有情归于景者，如《谢新恩》之“ 邕邕新雁咽寒声，悉恨年年长期似”。又有全词以景为主，或以情为主，或以景喻情，或以象情，或以景状情等，这里以《捣练子》为例：“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胧！”这首词是写离别感受的，共二十七字，作者把许多足以牵动离情的景象——院静、庭空、寒风阵阵，砧声断续，月照帘拢都集中起来，向这不寐人侵袭，景物凄凉，离别难堪。“夜长”愁夜长；人不寐，愁难排遣；“数声”砧声不止，愁思难平；“月到帘拢”，月色朦胧，人更凄苦，通篇无点题之笔，但处处写离情，情含景中，景中透情，情与景达到高度交融与和谐统一。
五、梦幻交织，对比达情
        善于将梦幻与现实交织在一起，通过对比手法表达情感，是李煜的显著特色之一。据统计，李煜现存30多首词中，竟有14首有关梦境的描写，而且多是梦的美好与现实的凄苦相对比。如《谢新恩》中以“何处相思苦？纱窗醉梦中”写离情之苦；《子夜歌》中以“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写亡国后的人生幻灭之感；《望江南》以“往昨夜梦魂中”的南国美景和上苑之游，写身为臣虏的故国之思。但梦是美好的，而失去的故国却不再来了，“故国梦里归，觉来泪垂！”不写梦的作品中，也多有反差对比在其中。如《虞美人》中的“春花秋月”、“雕栏玉砌”之良辰美景与悔恨、愁怨之情相比照；《破阵子》中“凤阙龙楼”、“玉树琼枝”之繁华与今日“沈腰潘鬓销磨”相比照都是能体现这一特征的。

 六、比喻贴切，形象感人
         对比喻、对比、夸张等手法的巧妙运用，是李煜词的又一特色。如以  细雨喻愁之多；如以“水长东”比“人生长恨”；以“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打击，喻昔日美好生活的飞逝一去不返；以“一梦浮生”喻人生的空幻。再如《清平乐》中，“砌落梅如雪乱”，不仅形象地写出梅花飘散似乱雪纷飞，而且更令人感到词人内心如飘雪般寒冷。一个在飘梅如落雪的境界中佛梅出伫望，睹物自伤的形象就生动地展现出来，极具诗意美。尤其是作者善于以具体形象之物喻抽象难言之情。如以“更行更远还生”的“春草”喻无穷无尽之愁恨；以“剪不断，理还乱”将看不见、摸不着的情感形象化，突出了离愁连绵不断、复杂、难以抑制的特点。在《虞美人》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词人采取设问的形式，以东流无尽的浩荡江水，把难以名状的无限愁怨具体生动地描绘出来，使全诗的抒情达到 顶峰，供读者体味。

   李煜词的艺术成就还不止这些，还有善用白描等艺术特点，并且在词的结构和语言方面，影响了宋代许多词人。总之，李煜词是我国文学史上极其宝贵的遗产之一   。                      
。

可悲  可叹

                 ——论贾府的婢女形象
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阶级关系，纲常伦理禁锢人们的思想，残蚀人们的心灵，铸就了多少人物悲惨不幸的命运。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曹雪芹，虽然难以认识到封建社会必定灭亡的历史趋势，但他通过对封建贵族家庭的亲历和观察，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制度的不合理。因此，他敢于正视现实人生，含着痛惜和哀怜的眼泪，热情的赞美天真活泼，纯洁美丽的年轻女性，深刻暴露了贾府这“百年望族”哀亡和败灭的真实图景，他那“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沉重兴叹，大概交织着男权贵族，统治阶级的绝望，遗憾和对被摧残，被毁灭的女性的怜爱和怀念。这些女性除了林黛玉、薛宝衩、探春、王熙风等主要人物外，还有来自下层的美丽,聪明,有才干的婢女。
一、婢女的来源
所谓婢女，就是旧社会里被迫供有钱人家使唤的女孩子.《红楼梦》中所写及的四百多人物中，主子不过一二十人，靠几百个奴 婢侍侯，这些奴 婢包括小厮、男仆、女仆、奶奶、管家、戏子等，其中婢女，丫头数量最多。我们有必要究其根源，探讨一下众多婢女的来源。

《红楼梦》这部书反映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社会面貌，婢女的来源或多或少也染着当时社会的印迹。追溯到满族入关，满族统治者本身就拥有许多仆役。还在不断胜利的战争中增加战俘，沦为奴仆。巩固政权后，奴仆们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一代一代承袭下来。贾家的祖先也是这样获得了众多奴仆，贾府的婢女即为奴仆的妻子、女儿，这是其一。
当然，贩卖人口也是婢女的一个重要来源。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贩卖人口这庄古老的罪恶买卖都很兴旺。《红楼梦》中的人口买卖交易更是家常便饭，大多数是婢女。由于出身贫寒，父母无力供养，流落街头，无奈才卖做那些达官贵族的丫头。或小斯或小妾，还有戏子、小尼姑……稍不称意，便又卖了出去。即使留在府里的，有了一定地位，也还只是个供有钱人使唤的“工具”罢了。这种人口交易虽满足了贵族的需要，却扼杀了婢女的自尊，沾污了婢女们的人格，剥夺了婢女们的生存权利。她们被作为“商品”随意买卖，命运过错全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正如《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遇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写到鄄士隐的三岁女儿英莲被拐子骗走，养大后同时卖与冯、薛两家，而“呆霸王”薛蟠打死冯郎抢回英莲，先做丫头后做妾。最后被心狠手辣的夏金桂折磨至死。象英莲一样被骗卖做婢女的何止一人？
二、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红楼梦》不仅“悲金悼玉”，而且也为众多不幸的女子歌哭悲泣。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毁灭女性美的悲剧小说。第五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所饮茶与酒，名“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也就是说，太虚幻境中的千红万艳，亦即《红楼梦》中所有女儿，都是作者怀念悲悼的对象。
才貌双全的黛玉，德才兼备的宝钗，阔达豪迈的史湘云，贵为黄妃的元春，柔弱和顺的迎春，才干过人的探春，胆小怕事的惜春，胆大泼辣的王熙凤……这些贵族小姐们，无一不以悲剧收场。正经的主子尚且如此，更别说家族中毫无地位可言的婢女们了。她们小心谨慎地侍奉主子，供他们趋使，为他们奔老，稍不顺主子的心，就被辱骂，毒打，趋赶，甚至毒害致死。“心比天高”的晴雯，因“风流灵巧”遭毁谤，落了个“俏丫鬟抱屈夭风流”；温柔和顺“的袭人，虽深得贾府主子信任，终也与“公子无缘”。司棋的自撞身亡，香菱的“平生遭际实堪伤”，芳官等十二伶的“斩情归水月”等等，这些婢女们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把自己写进“薄命司”。
《红楼梦》第三回写到宝玉怪脾气发作，把那块玉摔了，贾母就急忙搂住他说：“孽障！你生气大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可见，丫头在宝玉这个颇为怜香惜玉的“新人”处也会成为出气筒。那么在其它淫荡如贾链之流，泼辣、嫉妒如王熙风之流那儿命运将怎样悲惨呢？第四十四回写到：王熙风一到家，穿廊下一个小丫头见她回来了，回身就跑，她不分青红皂白，大发雷毒，命那丫头跪下，喝命平儿：“叫两个二门上的小厮来，拿绳子鞭子，把眼睛里没有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说着扬手一巴掌，打的那个小丫头满脸红印，还叫“烧了红烙铁来烙嘴”，又 “从头上拔了一根金簪子来，向那丫头嘴上乱戳”。直到此时，王熙凤还没弄清这个小丫头究竟为什么见她就跑，单以“眼里没主子”为理由，一阵毒打，可谓无理之至，凶恶之至。
丫头们受尽屈辱，受尽虐待，最终的命运，要么被主子纳为妾，要么放出去配小子，生儿育女世代为奴。更甚者有的丫头被当作“陪嫁品”、“殉葬品 ”。

丫头作妾，在贾家是极其平常，极其公开也是极其不幸的一件事。第六十九回中，贾链向贾赦回报所办差使完毕，“贾赦十分欢喜，说他中用，赏了他一百两银子，又将房里一个十七岁的丫环秋桐赏他作妾”。贾链“见父丫环最多，每怀不轨之心，只是未敢下手，今日天缘凑巧，竟把秋桐赏了他”，他“叩头领上，喜之不尽”。在贾府，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们可以想象丫头们处在随时都可以拿出去作妾的境地。
作了小妾，当了姨娘，地位会变吗？会从奴婢变为主子吗？不会的。首先，当了姨娘，即时生了儿女，那丫头身份仍然存在。就拿赵姨娘来说，她自侍半个主子，别人却不这么认为，她处处受人歧视，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就连自己亲生女儿也瞧不起她。探春理家时，袭人的妈死了，赏了４０两子，而赵姨娘的亲哥哥赵国基死了，只从亲生女儿手里领到２０两银子，她不禁哭了起来：“我这里熬油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又有你兄第，这会子连袭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其次，姨娘所生的子女也倍受歧视，尤其是女儿更倒霉。探春就是因为庶出而得不到宠爱。最后，既是当了姨娘，主子们仍可以把她们还为丫头，甚至可以出卖。香菱被薛蟠打骂，薛姨妈气了，让人去叫个“丫子”（封建社会以贩卖女子为生的人）把香菱买了，后来宝釵要了香菱当个丫头使唤。
        婢女们失去了人格、自由和做人最基本的权利，她们是“物”，一种为主子们随意摆布、提供各种服务的“物”。然而，她们有血、有肉、有感情，她们是活生生的人。有施恩就有回报，有压迫必有斗争。于是，大观园中激烈的主子和丫头之间的矛盾斗争顺理成章地产生了。作者从现实主义描写出发，为我们塑造了奴婢中几位“叛逆者”，袅娜灵巧、心比天高的晴雯，泼辣率直，追求婚姻自由的司棋，沉稳老练、反对作妄的鸳鸯等，被读者欣赏，为读者称颂、爱怜。

        为争取平等地位，司棋大闹厨房，痛斥那些巴结逢迎的奴才们。她还大胆与潘又安相爱，互赠物品，暗中往来，反映她敢于向传统礼教挑战的思想。

        聪慧沉稳的鸳鸯，不愿做贾赦之妾，斥责哥嫂，当贾母的面，揭发刑夫人的游说，贾赦的威胁，并立下毒誓绞发以表自己不愿被“浊物”所染，要留清白之身的决心，最终获取胜利。

然而，这种种抗争，最终敌不住主子的权势。痴司棋蒙羞撞墙徇情，金鸳鸯殉主登太虚……发人深思！可叹！可悲！

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人格的丧失，心灵的扭曲，命运的不幸，生活在贾府中的丫头们难以觉察到，只知道在贾府做事是她们的荣幸，撵出贾府是她们的耻辱。难怪贾府常用“拉出二门外”来吓唬威胁不听话、不顺从的奴才。那么，对于这所食人的地府，她们为何还要往里钻呢？
        第三十六回贾蔷花了一两八钱银子买个会串戏的雀儿给龄官解闷，不龄官料却说：“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还不算，你这会有弄个雀儿来也干这事。你分明弄了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好不好！”龄官作为梨香院的丫头，待遇比一般丫头优越，却把大观园比做“牢坑”，真难能可贵！可多数丫头并不这么看，袭人把怡红院看作争荣争耀的地方，小红把自己跟凤姐看作是“学个眉高眼低”、“见识见识”的难得的高枝儿，金钏、司棋乃至晴雯都把被撵出去视为“没脸见人”或大不幸。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何在？
     “民以食为天，鸟无粟而亡”，在当时的缺衣少食的社会里，婢女们清楚，主子们更清楚，第三十三回中，凤姐建议王夫人最好不要遣送大观园的小和尚道士，不如将他们送到家庙去，“月间不过派人拿几两银子去买柴米就是了”。
      大观园的的丫头们除了衣食仰于府中供给外，每月可以领到五百文到一两的银子作为月例。它作为一种诱惑每月都给丫头们、奴仆们带来希望。然而，分配是按等级进行的。袭人回家，伊然少奶奶的派头；平儿被刘姥姥误认为小姐；司棋每日肥鸡大鸭吃腻了肠子…….“有体面的姑娘姐姐们”，衣食供应远远高于下三等丫头。她们还有权役使小丫头，晴雯有病可叫小丫头捶腿，绮霞可指派小红给插花样，这种分配上的悬殊使上等丫头感到优越和满足，让下等丫头有一种“向高枝飞”的期望。
       贾府的“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连门子都是“挺胸迭肚，花冠丽服”。不觉悟的婢女，奴仆正把这些当作炫耀体面的本钱。其实，她们的花冠丽服，插金戴银，如同黛玉的金丝鸟笼，宝玉的白马银鞭一样，是为主子的消费协调服务的。这是侯们奴才门工作需要，侯门的奴仆必须不失侯门气派才是。
       易使丫头们感恩戴德的是由主子凭好恶个别支付的赏赐。佳蕙给黛玉送茶叶，萧湘馆的丫头正分钱，林姑娘抓了两把给她，她把钱交给小红替她一五一十的数了收着，认为自己“好造化”。秋纹替宝玉给贾母送花儿，贾母高兴，竟叫人拿二百钱给她，她觉得这是想不到的福气；王夫人赏她两件衣服，她认为是个“彩头”，一再表示对太太的“恩典”感激不尽。越是体面的丫头，得到“恩典”的机会越多。
        婢女们恋栈大观园，多数怕被撵出这“牢坑”，正象春燕姑娘说的“好容易我进来了！况且我是个寡妇家，没有坏心，一心在里头服侍姑娘们。这一出去，不知苦到什么田地！”-------做稳了奴隶，总比欲做奴隶而不得“强”的多！
        当然，龄官把大观园称为“牢坑”不是就物质方面来说。婢女毕竟是婢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自己的人格，无权追求自己的爱情，任凭主子“或打、或杀、或卖、或配人”。小小龄官能透过“恩典”、“插金戴银”、“每日肥鸡大鸭子”看到“牢坑”的本质，这就离个性解放的要求不远了。然而，能看清本质有几个婢女？她们甘于做稳了“奴隶”，这其中，不愿意作不得“奴隶”，这其中的“味”，令作者悲叹，令读者辛酸。
        总之，《红楼梦》是一曲女性的悲歌！悲，女子们不幸命运；悲，女子们甘处其中。这是婢女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出生于世代簪缨之族，诗书传礼之家的曹雪芹，竟能突破阶级门阀的局限，把无限的同情倾注在那些“能言的工具”象鸳鸯、晴雯、司棋等这些美丽聪颖的婢女身上，生动深刻地描绘了她们被侮辱、被摧残、被毁灭的过程，展露对这些生于末世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女在子们的无奈，揭示腐朽封建宗法制度对人的个体意志的严酷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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